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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霞

萧啸女子唱“韶山”

醉花阴

亲情树 ■ 傅志泰

大爱大气的母亲

老底子 ■金佳萍

围垦往事

记忆里的围垦和真实的“挑湾”是不一样的，记忆修改
了视觉，苦痛结了痂，藏起了原本的颜色和质地，二姨父截
取岁月中的几个小片段，跟我娓娓道来。

冬天钱塘江逢小潮汛，又是农闲时节，便是围垦的好
时机。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加上茫茫白沙滩上无遮无拦
的风，声嘶力竭没日没夜“呼啊呼啊”地吹，不下雨还好，若
是下过雨，滩涂上面就结了厚厚一层冰，走在上面膈应得
很，还有时不时横阻去路的几米几十米不等的流花沟，绕是
绕不开的，只好赤着脚，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走。

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流花沟，父辈们称作囊花沟。冬
天的流花沟结了厚厚的冰，只是，冰固然厚，也不足以承载
一个人的分量，何况是数量庞大的队伍。初踩上去咔嚓嚓
地响，碎冰很是锋利，在脚底、在裸露的肌肤上划出细细的
血口子，又湿又粘的土没过脚背、脚踝、小腿，再没过膝盖，
再跨第二步，每踩一步再用力使劲拔一脚，是拔出萝卜带出
泥的那种，冷得痛，痛从脚底起渗进骨头，再是劈头盖脸凌
厉的风，更让人举步艰难。

所谓的艰苦，大抵如此吧，大家同吃同劳动不在话下，
同住矮破小的草舍，用麻秆和稻草垫起来的两排大通铺，中
间放一捆麻秆算是男女宿舍的分隔，都是乡里乡亲，倒也未
觉有多尴尬，再是太过疲惫，多半挨着被子就起鼾声了。鼾
声四起，一夜好眠，那是极好的了，只是冰地里赤个脚，朔风
中裸露的双手，还有耳朵，长冻疮是平常的事。冻疮跟暖和
一向势不两立，它们在被窝里博弈，是那种难耐的刺痛与瘙
痒，可是，那么小的空间，翻个身都会影响到两边的队友，肆
意揉一揉也成了奢求，那就忍着，忍过去就好了。冷不丁又
让背上的潮湿惊醒，不是汗也不是雨，是下雨天地面的湿
气，它们是无孔不入的，何况麻秆和稻草毫无防守之力，垫
在身下的那半床被子也不是无懈可击。

每次围堤周期大概在七至十天之间，出工的第一天，宿
舍到工作点的直线距离还有待确定，为了不至于消耗过多
的体力，会轻装上阵，第二天早上就要每人挑一担塘渣了。
塘渣不在宿舍边上，得走到距宿舍三四里地远的内河。那
里有另一群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内容是风雨无阻、披星戴
月把石头和塘渣从附近的山场运到内河的指定地点。再走
十来里地到工作点。一望无际的白沙滩，天蒙蒙亮的早晨，
鱼贯的人们负重前行，他们谁也不敢停下歇歇脚，是千人千
面，又万众一心，走出壮阔的气势，也走出生命的苍凉，天地
间呵气成霜。

挖一条内河，用内河的土筑挡潮的堤，用的是愚公移山
的笨办法，卸下塘渣，土撘里装满的就是泥土了，泥土装得
比塘渣满些，但白沙滩的土很松很浮，走路一颤一颤，泥土
就往外落，更可恶的是，只需要漫不经心的一点风，就可扬
起满天的尘沙，工地上的人们谁也无法逃脱它的罗网。内
河越挖越深，周边的水不断往里渗，泥土潮湿得不行，堤坝
越筑越高，行路难，扁担在肩的两头晃晃悠悠，土撘一高一
低，泥土和着水从土撘的缝隙及周边淋淋沥沥，整个路面泥
泞不堪，小半条裤子溅满了烂乎乎的泥浆，粘在腿上……

饭送到工地约莫十一点左右的光景，二三十人的饭，十
来里的地，或用肩挑或用车子推，一个多小时，不问送饭的
队友冷不冷，饭和菜绝对是冷透了的，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新筑的堤坝聊以挡风，再找个干燥些的地方坐着或是蹲
着。咸水蒸得饭，咸水蒸得干菜汤，或盐白菜，或萝卜干，若
再放几片焖得发黄的青南瓜片或毛豆肉，算好菜了。就是
这样的伙食，多半也是吃不饱的，吃个七八分吧，何况没有
一星油水，不过这些大伙儿也都不怎么会计较，矫情和挑剔
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儿，好在大伙儿在工作的间隙一起说
说笑笑，倒也不觉得有多了不得的辛苦与委屈了。

偶尔在完工那天中午会加餐，会加一块炖得很烂的、油
汪汪的像涂了一层蜡的肥瘦相间方方正正的红烧肉，上面
洒了两三粒葱花，这对于长久处于饥饿中又久不见荤腥的
人们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呀。那块肉不大，一大口可以吃下
去的，可是他们都会慢慢吃，慢慢滋润龟裂着小口的五脏六
腑。这事在多年后还常听父亲说起，他说再没吃到过那么
香的肉了。这么香的肉，有人是舍不得吃的，我姨父是每次
省下来带回家给表妹的。

完工那天下午，要把这些天挑的塘渣依次用手整齐贴
在靠江那一面的堤上，与泥土一起结成坚固的同盟。只是，
再坚固的同盟，大自然若是想要恶作剧，也常是不费吹灰之
力的，看着大水汹汹堤坝决口，就是急红了眼睛，就是千顷
乌云把心活活坠死，也是无可奈何，叹息之后，重整旗鼓。

本来是可以呐喊的，可我的嗓音不够响亮，我只能让手
中不那么灵巧的笔，代行喉咙的职责。时不待人势亦不待，
趁开工的哨声飘得还不太远，趁一部分亲历者还健在，那是
行走的丰碑呀，诉说那个饥荒的年代，前辈用扁担，用铁耙，
用土撘，用鲜血甚至用生命从钱塘江夺来的五十多万亩耕
地，喂饱了子孙后代。我想让雨雪天穿着蓑衣担着重担的
身影、隔着棉衣反复被血泡磨穿的双肩、冰天雪地里赤裸的
肿胀的双脚，能多几个人看见。

而事实上，我也是把本忘得干净的不肖子孙。

英雄得过美人关

■戴琴雅职场事

掬星岛
各位贵宾，现在我们游览的是掬星岛。在湘湖中，

掬星岛是最有诗意的一个存在。首先，它所处的地理
位置优越——掬星岛位于湘湖一期湖面上，东面是湘
堤，西面是越堤，北岸是越王城山，周边一圈都是湘湖
的王牌景点。在岛上远看山岚叠翠，近观湖水荡漾，景
在湘湖热闹之中，神在繁华喧闹之外。其次，掬心岛本
身的形状，从天空中看，就是一个“心”的造型。“绿岛若
星，双手可掬”，就像这一湖湘水，捧着这个“心形”小
岛，在人间荡漾着，荡漾着。

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止要看一看掬星岛的美景，更
要通过掬星岛，来了解一下湘湖的一岛，一人，一湖。

和掬星岛有关的湘湖名人，是《萧山湘湖志》的作
者周易藻。周易藻，字芹生，号璐琴，萧山戴村人。清
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此后，他先后四次参
加会试，都落榜而归。后来，吏部授予他“内阁中书”的
空衔，让他去江苏候补知县。周易藻到了江苏后，因不
满当地官场的恶劣风气愤而回乡。他曾先后出任萧山
县劝学所总董、萧山县立高等小学校长等职。民国10
年（1921年），周易藻在湘湖边建了三间平房居住，自
题为“辛庐”，意思是辛酉年筑造的庐舍。他常常白天
驾舟考察湘湖，收集资料，夜里查阅典籍，摘录档案文
卷。历经四年，终于在民国14年编修完成《萧山湘湖
志》。《萧山湘湖志》是湘湖专著中最为厚重的一部，客
观而完整地反映了湘湖的历史面貌和文化积淀，是后
人研究湘湖的重要参考书，也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为丰
富的湘湖文献资料。

这座名叫“辛庐”的房子，现在就是湘湖党群服务
中心湘湖驿·笃志—掬星岛站所在地。驿站，在古代是
专为传递文书或者往来官吏中途补给、换马、住宿的处
所。今天，湘湖驿更是承载了保护和开发湘湖“造湖为
民，还湖于民”的初心和使命。在湘湖的青山秀水间，
感受来自政府的关爱，感受来自社会发展、祖国繁荣而
带来的盛世美好。

湘湖，是一个几经变迁的湖泊，它从一片浅海湾，
慢慢演化为一个潟湖。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
它的名字叫做“西城湖”。到了春秋末期，这里又成了
吴越争霸的古战场之一。它是越国军港，是越国的边
塞要寨，那时它的名字叫“溟海”。

湘湖作为人工湖的历史有900多年。北宋政和二
年（1112年），当时的萧山县令杨时为了解决湘湖周边
9个乡的农田“易涝易旱、连年遭灾”的问题，排除万
难，“以山为界，筑土为塘”，修筑湘湖。当时的湘湖，是
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为湘湖周边9个乡的百姓农田
提供了灌溉水源保障，是萧山名副其实的“母亲湖”。

从北宋到明代，湘湖为周边九乡的农田灌溉发挥
着显著的功能，所以这一时期的湘湖是保护得比较完
好的。到了明代末期，在萧山的南片，浦阳江下游的水
流方向因为碛堰山的开凿而发生转变。随着浦阳江改
道带来的引水灌溉效应，湘湖的灌溉作用明显降低，因
而导致这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侵占湘湖的现象频繁
发生。正是在同一时期，湘湖制作砖瓦行业逐渐兴起，
湘湖的“保湖与废湖之争”日益激烈。历代官府仍然以
灌溉为立足点，不断清占复湖，使得我们湘湖基本保持
了完整。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湘湖在1927
年被正式收归国有，那个时候的湘湖基本淤积干涸。
解放后由湘湖农场等单位实行大规模的垦殖，同时砖
瓦产业也迅速发展，湘湖地区满目都是砖瓦厂取土坑，
水域面积只剩下一条狭窄的输水河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湘湖，是2003年以来，萧山政府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保护与开发的成果，它重现了“一湖
秀水，两岸美景”的旧貌，基本恢复了古湘湖的历史形
态。历史上湘湖900年的水利文化，为百姓的农田灌
溉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现在的湘湖，更是萧山的
一片绿肺，每天为200多万萧山人提供着清新的空气，
大大改善了萧山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圆了百万萧山
人民的“湘湖梦”。

湘湖，是萧山人民的母亲湖。掬星岛则是母亲湖
中的小星星。在湘湖的怀抱中，它遗世独立，静谧美
好。岛上文艺气息浓郁，从建筑到装饰都充满了艺术
感，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考量的。在岛上，
饮茶听风8000年，无关晴雨。每一片叶子的洒落，都
会告诉你一个有关湘湖的故事。不论是清晨的朝阳，
还是傍晚的夕照，不论你是一个，还是和朋友一起，在
这里，你感受到的只有内心的宁静与安逸。在湘湖的
烟波浩渺中，遇见“星星”，遇见美好，遇见自己！

掬星岛，欢迎您！

后，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大家正在担心母
亲还会不会嫁过来时，母亲义无反顾地与父亲成了亲。由于父
亲不太会干农活，母亲就里里外外撑起了这个新建的小家庭。
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从不考虑自己的得
失，把全部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

记得小时候，最好吃的零食是绍兴香糕，特别是那种长条
形有点咸又有点甜的小香糕。父亲知道我们爱吃，外出回家
总会时不时买点回来。懂事的我会自己吃半条，给母亲半条，
可没有想到的是，我第二天上学从书包里拿出铅笔盒时，常常
会发现母亲把舍不得自己吃的那半条香糕又放在了我的铅笔
盒里。母爱是无声的，无私的，每次想起这个情节，我都会情
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母亲不仅爱父亲，也爱父亲身边的所有人。父亲有个姐
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妈，她终身未嫁。但母亲告诉我，其实你
大姑妈是有心上人的。她说，如果她能早点知道的话，一定会
支持大姑妈与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的。爷爷家在当时也
算是个大户人家，每年都要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为一家老小
做新衣服，时间长了，情窦初开的大姑妈爱上了其中的一位小
裁缝师傅。由于门不当户不对，爷爷奶奶不答应，那位小裁缝
最后竟带着大姑妈私奔了。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忠贞不渝
的大姑妈从此就谁也不嫁，吃素念佛，孤老一生。大姑妈去世
时，母亲大度地让自己的一个儿子为她披麻戴孝，按我们当地
的风俗，从此，这个儿子就不可以再为自己的亲娘披麻戴孝
了，这是何等大度的母亲啊。我的五伯母，曾经有个女儿，不
幸夭折了，整天生活在悲痛之中，母亲劝她说，你没有了女儿，
我有一个，从今以后，我这个女儿，既是我的女儿，也是你的女
儿。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决定。从此，我的姐姐，就又多了一位
妈妈。父亲有位侄孙女，从小没有奶奶，母亲就常留她在家吃
饭，现在这位在上海一家部队医院工作的侄孙女又被公派去
美国留学了。

母亲性格直爽，心直口快，没有心计，宁愿自己吃亏，也决
不亏待别人。她被众人推选为妇女队长时，时常需要到几里
外的公社去开会，那时她快四十岁了，还坚持要学骑自行车。
白天她怕村里人笑话，就在晚上要我们子女悄悄地扶着，学骑
车，没过多久，她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在生产队分配工作时，
她常常把最苦最脏的活留给自己，把相对轻松的活让给其他
年纪比她大的妇女。对待城里来的女知青，她更是格外照顾，
让她们能够在农村安下心来。母亲自己不会游泳，但看到邻
家小孩落水时，她会奋不顾身地跳下河去，把在水中挣扎的小
孩救上岸来。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身上的故事三天三夜也
讲不完。她去世的当天，父亲生前的徒弟们第一时间捧着花
篮赶来了，连几位徒孙都来了。他们哭着说，师傅娘平时待我
们太好了，我们待师傅怎样，也一定同样对待师傅娘。

“都房笑语处，肠断忽然空。昨日今朝事，天翻地覆中。痛
将双眼血，愿染九泉红。我母知相忆，时时魂梦通 ”。我仰望
天空，发现那轮明月之下，有两颗最亮的星星，我想一颗一定
是我的父亲，另一颗一定是我的母亲，一闪一闪的，像两只眼
睛，一眨一眨地，正在天上慈祥地凝视着我。

上个月，“韶山——日出东方”第五届中国合唱协会魅力夕
阳红主题合唱汇演在湖南长沙音乐厅举行，来自我区的萧啸
女子合唱团发挥出色，荣获此次汇演最高奖一等奖。萧啸女
子合唱团用深情的歌声和最美的旋律，为萧山赢得了荣誉，为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上了一份礼！

本次汇演，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吸引了全国各地56支合
唱团参加，可谓高手云集，强手如林，在三天的角逐中，我区的
萧啸女子合唱团齐心协力，最后通过对《长城谣》和《游子吟》
两首合唱作品的完美演绎，取得了该团建团以来的最好成绩。

萧啸女子合唱团建团六年来，在萧山区合唱团协会的支
持下，发扬团队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多次在全国省市的合唱
大赛中获奖。每次成绩的取得都来之不易！本次比赛，队员
们冒酷暑战高温，坚持高强度的训练。队员中，有的刚做完手
术，有的腿部受伤行动尚不便，但大家都咬咬牙挺了过来。一
字一句地细心揣摩和把握合唱作品的艺术风格及情感表达特
点，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排练和打磨，终使合
唱作品臻于完美。指挥曾莲春说：“心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萧啸女子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获得本次汇演最高
奖一等奖，其中有汗水，有泪水，有经验，有教训……不管怎么
样，我们都感恩所有！”

中秋节前三天，我九十一岁的老母亲，突然离开了我
们。13号台风“贝碧嘉”过后，天气变得出奇的平静，我们
选择在中秋节这天，庄重地把母亲安葬在了父亲身边。我
们在坟前供上月饼，敬上父母生前爱喝的小酒，让两位恩爱
了一辈子的老人家，在相隔六年之后，永远地团聚在了一
起。

我的母亲曹秀美，生于1934年5月，小名荷花。她人
如其名，长得端庄秀丽，有着荷花般纯洁的心灵。母亲比父
亲整整小了七岁，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相识相爱。当时
爷爷家尚有良田百余亩，生活条件还算富裕。新中国成立

一弯明月，一方宁静；一处月光，一片思念。当中
秋的圆月透过树梢呈现在眼前时，你会萌生出哪种思
念？

天渐渐黑了下去，月亮升了起来。八月十五的月
亮比平日的要圆许多。那一轮圆月从云中探出头来，
照在我与爷爷身上，尽管它还没有一旁的路灯发出的
光亮、温柔和耀眼。

爷爷仰着头望向圆月，自言自语地说：“今夜的月
亮，确实圆。可在以前，我们的老家，这样的月亮经常
见，月亮的周边，伴着无数颗若隐若现的星星，她如同
一个大家庭，佑护着我们的家乡。”

我拿了一块月饼，问道：“爷爷，我们以前的家乡，
是什么样子的？”问到这里，或许是太久未见到故乡了，
爷爷停顿了一下，回答道：“我们的故乡，在钱塘江南沙
大堤旁，虽没有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那么优美、静
谧、迷人，但边上的小桥流水、绿树野花，与远处大堤上
一片片茅草，相融相生，相得益彰，都会让我的灵魂深
深地迷恋其中，无法自拔。每年的中秋，我与你的太
婆、大爷爷等，会一起坐在院中，看那圆月徐徐上升，看
那月色从粉红色向银白色转换，领略月色下习习秋风
吹来，与他们一起诉说着对中秋之后美好日子的憧
憬。”爷爷似乎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把他孩提时代
的往事和我娓娓道来。他说：每当中秋前后，是秋高气
爽的季节，夜晚明显亮丽，是野外玩耍的极佳时机。他
常与堂兄们一起，在络麻蓬里捉迷藏，在竹园蓬里捕麻
雀，在茅草丛中抓蝈蝈，在抢险湾里照湖蟹，玩得不亦
乐乎……

我们的老家，早在七八年前，因为建设高铁新城，
被征地拆迁了。我们举家迁移到了素有亚运之都的萧
山主城区，老家成了爷爷记忆中的老家、牵挂中的老
家。在我的脑海中，对于老家的印象也慢慢褪去。和
爷爷思乡一样，越是回忆她，越是心心念念。

红尘滚滚我如沙，四海漂泊何为家。
要问余生何去处？清风伴我走天涯。
当今晚的月圆升起之时，我们的故乡又一次浮现

在眼前，久久不能消散，却又无法留住。
我的老家，如今已变成了一个新兴城市的模样，即

便她蜕变得再华丽、再彻底，在我和爷爷的内心世界
里，永远是温柔的家乡。

圆月下的乡愁

■余昊尖尖角

Aaron这几天烦死了，坐不是，站也不是。
Aaron的烦恼来自Lida，这丫头，上半年才来公

司，有工作经验，头脑灵活，尤其是口语和文案，样样精
通，很得Aaron赏识。

本来，自从前秘书回家养胎，来了这兰心蕙质的助
理，Aaron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怎么会有坐立不安的烦
恼呢？这得从Aaron的夫人说起，Aaron和夫人是大
学同学，毕业后都是月光族，后来，机缘巧合，头脑灵活
的Aaron抓住了改革的机遇，从公务员摇身变成了个
体户，开始，夫人极力反对，但架不住Aaron的坚持，最
终放手，夫人自家留在劳保单位混日子，让Aaron净身
去闯天下。

也是运气好，短短十年，Aaron真的大有作为，如
今已经是身价不菲，而且，年过四十的Aaron，高大威
猛，仪表堂堂，尤其是家底的烘托，在女人堆里，很是扎
眼。

夫人不行，这些年自从做了全职太太，要身材没身
材，要青春没青春，有时候，一家三口出门，不明底细的
还以为是母亲带了两个儿子呢，这让夫人心里很不安，
三天两头要查Aaron的岗。

所以，尽管Aaron的秘书换了好几拨，没有一个入
夫人的眼，好容易找到一个她认为安全的，年前吵着去
生第二胎。

Lida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一来她能力强，比之
前任何一个秘书都省心，交代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处
理得清清爽爽；而二来，Lida会做人，不晓得什么时候
跟他的夫人结了姐妹，两个人一起逛街一起美食，好得
跟一个人似的。

就是这样一个安全Lida，前天把Aaron骗去了星
巴克，先是说约了谈原料的供应商，后来说今天是自己
生日，侬陪我过生日。

Aaron拗不过，只好勉勉强强地陪她吹了生日蜡
烛，面对Lida迷离的眼眸，Aaron还算头脑清醒，一而
再再而三地提醒她，“Lida，你可是我老婆的好姐妹，我
向来把你当客人的。”Lida的话让他胆战心惊，“老板
呀，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要不是你，哪个愿意跟你那个
醋坛子老婆做姐妹，我跟她在一起，还不是为了多了解
了解你的生活起居，你看，现在，你爱吃的胭脂藕，你爱
养的小龙鱼，你爱穿的毛线衫，我哪样不会弄。”

“你醉了，你醉了。”Aaron连忙甩开越靠越拢的
Lida，逃也似的回了公司，桌子上，Lida现磨的蓝山还
泛着微微的余温，每天面对这样一个智慧柔情的女人，
要说半点不动心，还真是假的。

Aaron订了去青岛的机票，他想去老家母亲那里
静一静，去的路上，他给夫人发了一条短信，“母亲想
我，七天后回。”

三天不到，思路清晰的Aaron提前推开了家门，只
听二楼，Lida跟夫人笑得嘎嘎的，“姐，姐夫绝无二心
的，侬放心好了，能试的我都试过了。”

嘿嘿，Aaron笑着上了楼。
“英雄得过美人关。”还是老太太分析得有道理。


